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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加拿大以後碧珠改唸電腦，從大一念起，每學期修五門課，相當於要淵明重讀大學。二月初，老師要學生用情人節為題作文，碧珠找淵明幫忙，他說：

「翻譯一段《遊子情》就行了。」

「你翻。」

他用英文寫道：

「中國的元宵節，剛巧在情人節附近，可說是中國的情人節。以前中原權貴人家的女孩祇能在這一天拋頭露面，為此，北宋歐陽修填了一首《生查子》：

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。

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

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

不見去年人，淚滿春衫袖①。

古人春去傷春，秋去悲秋，春回又嘆桃花依舊，人面已非。人，缺情，沒得想，苦；有情，想從前，苦。諸苦都來自韶光暗度，青顏暗褪。所以元薛昂夫曲道：

有意送春歸，無計留春住。

明年又着來，何似休歸去。
桃花也解愁，點點飄紅雨。

目斷楚天遙，不見春歸路。

春若有情春更苦，暗裏韶光度。

夕陽山外山，春水渡傍渡。不知那搭兒是春住處。」

她把文章交了上去，不僅拿到好成績，還引發一陣騷動：西方人看她，只有十幾歲，似乎是不小心誤進避風港的；為甚麼不出來冒冒風暴的險，和大夥兒一道逗春呢②、③？

她不僅念書忙，家書也由冷轉熱：

二姊：

接到你的來信頗為興奮，那天「欣逢」月考。唉，說到成績真頭痛。我這人就是不適合念書，要做別的事，那可不後人。臺灣的聯考制度真害死人，我想過好多，就算大學畢業，也祇能在家公司裏當個小職員，看人臉色吃飯。我總覺得經驗是自己從苦難及歷程中得來的，大學祇能讓你得到課程上的知識，這些知識似乎沒多大用。我的數學一團糟，一方面懶，一方面沒興趣，如此一來越搞越糟，恐怕高二就要因數學這門被當掉。老天！只好求救於你。爸媽非要我大學畢業以後才去加拿大，我的媽，高二都過不了還談大學畢業！寒假時媽答應我到那邊去，我好興奮，但那天我跟媽提起這件事，反被大罵了一頓，倒楣！每次說話都出爾反爾，我真的希望學期結束後就趕快離開這兒。你向媽說情救我一命，我就很感激你了。我知道辦出國手續很困難，但我生命危在旦夕，請你早日給我回音，千謝萬謝，希望你能了解我現在的心情。你和姊夫一定過着其樂無比的生活，真個好羨慕你。嫁個好丈夫是女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；我可是慧眼識英雄，在你嫁前獨力支持你。

告訴你一件陰謀奪款的事：爸把你寄來的二十元美金及壓歲錢佔為己有了。

不多說，希望你能了解我衷心的祝福。

祈安

平常不大說話的弟弟也寫信來聯絡：

二姊：

一別數月，是否無恙？本人身體尚健，精神愉快，你可放心。先向你報告數月來的生活情況。話說八月十七日，我跟一群和我一樣的愣小子提着包袱，從軍去也。對成功嶺生活，前輩眾說紛紜，吾等亦是懷着朝聖、緊張、興奮的心情準備接受六個禮拜的磨練。一上去便被抓去剃頭，眼見一年來的辛勤灌溉，如今卻被電剪唰唰兩三下就清潔溜溜，不禁黯然神傷。不過也好，清爽多了。剛開始生活很輕鬆，還有同樂會。後來野外課要全副武裝，那就很累﹔操練本身不苦，只是流汗很難受，尤其是成功嶺的太陽似乎特別大。政治課雖然是坐在教室裏，但老是疲勞轟炸；又不敢打瞌睡，否則記名字，禮拜六禁足就慘了。禮拜六「假期」是唯一能與外界接觸，重享文明生活的時間，決不能被剝奪。

一眨眼六個禮拜，忍耐一下就過去了，要走時對陪伴自己一個多月的步槍、鋼盔，還真有點兒依依不捨。下山以後覺得好像沒學到甚麼，大概只有吃飯速度改進了不少，叫我們這些少爺兵去打，準吃敗仗；當然，上戰場放兩槍總不會有問題。

轉眼十月來到，開始當大學生。我們雖然是醫學系，一年級很輕鬆，只有物理課比較累，這也是校方怕我們重考加上的；聽學長說，以前念醫如念文學，閒來無事就準備重考。考上台大醫科沒幾個，而且要休學重考才有可能。大學生活跟以前高中最大不同就是有女生；很多人下課後群聚走廊，假裝看人打球，其實都在對經過的女孩評頭論足打分數。剛開學，奉父母之命，甚麼社團迎新都沒參加，只參加了新生杯的籃球、排球賽；桌球賽沒敢去，怕被抓去當校隊。一個月來的大學生活倒很暇怡，只是有時會想到重考，快活不起來。實在不知怎樣準備那些已看了兩年的東西；再看真是頭大，放棄又不甘心，只好念一天算一天，明年再來碰運氣，讓老天安排。

拉雜一堆，就此擱筆，有機會再寫。祝

堅強快樂

親朋的來信使她逐漸忘掉來加拿大前的壓力，愈來愈想回國探視親友。臺灣是生她養她的地方，為甚麼不回去呢？淵明喜歡她高興，應聘去南港做研究。

她喜歡旅行，他同意先遊野生動物園，再經好萊塢回臺灣。

至滑鐵盧附近，他駕車入園，一群猴子立即跳上風擋，他早已拴窗擋縫，如臨大敵。碧珠頓時尖叫，兒女也縮做一團，有的遊客把箱子放在車頂，瞬間被猴子撕破。原來所有的動物都自由自在的在園裏生活。
獅子同老虎懶洋洋地睡着，只因管理員餵飽了，但它們不是東方睡獅，隨時能起來追殺遊客。遊客早被警告，不可以身試獸，出車外照像。這樣困在車裏看動物，如在林中，十分刺激，交了錢而不能打獵，是現代人類發明的新玩意兒。

出園，雙龍問爸爸：

「看完了沒有？」

「看完了。」

一陣歡呼。碧珠和兒女們都鬆了一口氣。雖在車內，總覺獅子、老虎能把車子弄翻，有信心才敢遊④、⑤。

淵明把車子交給朋友，和碧珠及兒女飛洛杉磯，住進迪斯尼附近的假日酒店。

第二天早上五人來到迪斯尼門前，只見人海和車海，原來附近有雄偉的迪斯尼旅館，有錢便有一條龍服務。二十五年前，許多人認為這種為孩子設的遊樂場，無色、無賭、無鬥，賺不了錢。誰知利潤滾滾來，越搞越大，名傳世界。

套票分成A、B、C…，每組都可玩幾樣，多玩便得額外付錢，這樣做不僅遊客得到些折扣，遊樂場的玩意兒也不至僧多粥少或粥多僧少。有些玩意兒如騎木馬、集體蕩鞦韆、過山車、划船，別處也有，但兒女及碧珠興致仍高，淵明把自己的票讓出來給他們玩。

黃家在購物店買了五件米奇老鼠T衫，立即更換，成了迪斯尼家庭。

眾人圍坐，表演臺從中間升起，年輕的男女拿着麥克風邊唱邊跳，打扮和舉止都說得上是好色而不淫，使出渾身解數，搖擺出青春的活力。唱完一首又一首，幾十分鐘後跟觀眾們說再見，舞臺逐漸下降，觀眾立即散去。

想知道該玩甚麼，只需看龍有多長及排隊的是甚麼樣的人。如果都是兒童和父母，是父母在陪兒女；如果多半是青少年，玩意兒便可能驚險、刺激；如果各種年紀都有，便表示老少咸宜，黃家排的正是這種隊，排了許久，才坐上一艘外形如大樹幹的船，水衝船進，自高滑下，擊起水花，淋濕身子，有的女孩子怕得尖叫起來，有的故意尖叫，有的趁勢抱人，霎間一船一船的遊客紛紛到底。等那麼久，只得到短暫的興奮。

最精彩的節目是慶祝二十五周年的遊行，米奇老鼠、唐老鴨、少男少女……，聲勢浩大，多彩多姿。遊客們從遊行聯想到迪斯尼電影，好像主角紛紛出來謝場。為了使妻兒入鏡，淵明要碧珠和兒女蹲在對面看，其中一幅是男孩翻抱女孩打屁股，男女穿的衣服十分當配，年齡只有十六、七歲，這樣的動作要炎黃子孫已做，需追溯至《詩經》，「有女懷春、吉士誘之」的先秦時代。

遊行以後黃家重新聚在一起，邊走邊玩，至黃昏，坐上一艘船，進入原始森林，水中有游魚，地上有走獸，樹梢有飛鳥，加上蟲鳥求偶，可謂萬籟競鳴，抱珠捉住碧珠，碧珠捉住淵明，都說怕，淵明只好說不怕，正是有人怕在口裏，有人怕在心裏。

上岸以後，又行行重行行，看到遠處一座座彩色的建築，有點兒像仙境。黃家坐上小船，進入了小世界，山小，水小，人也小，包括各種民族，彩色繽紛，音樂不斷：

“It is a small world⑥.”
唱出了人們的願望，也暗示着和平只存於孩子心中，一進入青少年，不少人便變得面目可憎，廝鬥起來，淵明嘆息道：
「人為甚麼要長大？」

「你又在說孩子話了。」

「你看查理布朗的漫畫和電影，沒一個大人，顯然是故意的，認為沒大人才有和平。」

「Walt Disney創意十足，可惜開幕才十年，他便去世了。」

遊完小世界不久，晚間的遊行開始，各種形狀的燈飾形成一道遊龍，遠遠便可看到，碧珠嘆息道：

「多美麗的世界啊，一定要買些東西留作紀念。」

臨走，淵明買了一本紀念冊，裏面記錄了二十五年來迪斯尼發展的簡史，碧珠道：

「很多名人都來過這裏，可惜我們沒看到。」
淵明指着相片說：
「你看，這是Disney跟米老鼠照的最後一張照片，你沒說錯，他在一九六六年去世。」

說完又說：

「迪斯尼重視的不是英雄豪傑，而是製造機會，實現人的夢想。它是夢的縮影，除去不美好的，這世界就跟他想的差不多，本來米奇老鼠只是動物的卡通畫，但迪斯尼從一九二八年起，把它同許多美好的現實和夢想連在一起，使米奇老鼠變成理想的象徵，甚至可說它就是人們口中常提到的美國夢，跟六十年代百老匯歌舞劇所表達的沒有兩樣⑦。」

「是的，有夢想才有創作，創作是夢想的結果。」

第二天，黃家遊環球電影廠，車剛進門便捲入戰爭，武器先進，一邊要擄掠，一邊要保護，幸好有驚無險，安然度過，來到一間舊房，管理員調整燈光，房子立即轉新，突顯出光果。

車至另一間影室，只見騎士飛車，時速接近兩百公里。不久介紹員把簾子拉開，原來騎士在空中踩輪，車一寸都沒走，走的是背景。

碧珠嘆息道：

「服了。」
兒女們也跟着說：
「服了。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車出攝影室，忽見煙火從對街樓上的窗子冒出來，雙龍問：

「為甚麼救火員還沒到？」

話剛說完，火已自熄。碧珠道：

「又是假的！」

淵明叫道：

「你看那邊。」

池水突然分成兩邊，導遊說：

「你們看過摩西過紅海的電影嗎？」

成龍說：「看過。」

導遊道：「把眼前的景色放大，便是電影中的景：海水冒起，讓出一條旱道，讓摩西帶猶太人過紅海。埃及追兵趕到時，湖水還原，淹死了所有的追兵。」

淵明道：「真開人眼界，只不知今後我們會用甚麼心態來看電影。」

場導說：「我們不怕花錢去故事發生的現場取景，只因太多騷擾，才製造場景。」

成龍問：「甚麼騷擾？」

「譬如把道具及演員都運至意大利，排演羅馬帝國的故事，萬事皆備，忽然出現一架飛機，便要等飛機過去，才能開拍。違反時代的東西大至飛機、輪船、火車、汽車，小至可口可樂、漢堡都不可出現。因此我們在場片裏準備好一些基本布景，隨時改裝，不必拍那麼多外景。」

遊客下車，進入了一個大廳，容得下兩、三千人，等夠遊客以後主持人說：

「你們剛才看過不少環球電影場的技術，現在我們演電影，誰願意上來？」

淵明鼓動碧珠，說：

「你上去，我替你照像。」

「你上。」

他鼓動兒女，說：

「趕快報名，遲些沒機會了。」

兒女慫恿道：

「爸爸，你上。」

「上就上。」
原來主持人要拍一部劫機的電影，淵明被選為主角，拿着一把槍，指着空中小姐和機師，像是在威脅，又像是在發抖，飛機因被劫起了劇烈的震動，劇降數千尺……
觀眾以為結束了，誰知主持人說馬上放映，主角和演員的名字出現在字幕上，遊客頓時發現劫機的是位博士。碧珠笑着說：
「哲學博士貶值到要以劫機為生了！」

主持人說：「你們可以買回去做紀念品。」

淵明買了一卷，準備在親朋面前放映。

遊完環球製片廠遊好萊塢，在中國劇場外觀看名人腳印，在BEVERY HILLS欣賞名人大屋，在遠處看山上的巨字HOLLYWOOD，碧珠說：

「在這裏住真好！」

飛機行業競爭激烈，不僅可以在半途停站，還贈送來回香港、臺灣的機票。因此黃家飛夏威夷，來到海灘游泳，看到划水板的少男少女，淵明想起十五年前，那時梅芳在旁，經常生氣，比較之下，碧珠可愛多了。想中忽然聽到鼓聲，原來日本移民在遊行，遊完黃昏已至，黃家換回衣服，走回旅館，發現樓下有節目，跟着遊客進場，坐在臺前看草裙舞，只見草裙蕩漾，原始而誘人，跳了幾個回合以後，女子邀觀眾同樂，一陣推讓以後，淵明又上台；他穿着淺紫色上衣，深紫紅色長褲，椅子上還擺着外套，一副休閒模樣，但不配草裙，在舞孃勸說下，三位舞客紛紛解衣，轉眼變成三個野人，和夏威夷女子對跳起來，碧珠在台下替淵明照像，十分投入。她跟梅芳不一樣，覺得男孩子的豪氣是風花雪月養出來的，如果女孩勾引淵明，她會只告女孩。若是梅芳，肯定早已生氣，人都不見了。

第二天黃家飛臺灣，剛走出中正機場便被馬家接去。在中興號馬家用家鄉話交談，淵明聽不懂，遺憾自己在特大幾年，沒機會學會閩南語。

抵達臺北以後，他去南港報到，她回娘家敘舊，約好在彭安平家住。

熱鬧幾天後，「舊」病復發，並逐漸加深，由間接變直接。人云：小別勝新婚；他決定去香港開會，逃避。

【評註】
1 見五十五回及一百五十回。有人說《生查子》是朱淑貞填的。

2 女人最成功的事業是嫁了一個好丈夫，就像碧珠，成績也冒升了。

3 評評：批書人呢？是否已找到如意郎君？

4 兩封信都天真逗趣，有聲有色，絕非虛構。

5 評評：評中本書癢處、悲處！

6 這是一個小世界。
7 Disney樂園的成功處在此：追求理想和快樂。


